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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最基层的人群中进行调研，否则觉

得没有发言权。有一次我问他对三峡工程

项目的看法，他说：“三峡上马时必须对

某些重大问题作充分的科学论证，将足够

的资料（包括正反意见）提供给人大代表，

让他们充分讨论，这样的表决才具有科学

性。”我很佩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

梅老师退休后，我曾劝他写书，他说：

“现在出书得先自己出钱，不好办啊！”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正在为此筹款时，梅

老师却因肺癌病倒了。最让我感到难受的

是，梅老师临终的前几天，还专门坐车从

医院回到清华大学来，可当时是“非典”

时期，车子进不了校门，他只好请求司机

绕着清华转了一圈。透过车窗他仔细地看

了又看他曾生活、学习、工作过让他魂牵

梦萦的清华园，算是满足了告别的心愿，

然后默默地回去了。梅老师走了，但他的

教导与身影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回首走过的八十年生命历程，我眼前

即刻浮现出一幕幕人生各个时期的场景。 

我 15 岁时作为上海弄堂工厂里的一

名童工学徒，走进了同济大学里的“工农

速成中学”学习，然后又来到北京清华园

大学殿堂里学习；从山东“潍柴动力”的

一名科技工作者，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攻

克“Ｔ 704 工程”军工项目中的国产重型

坦克大马力发动机研制任务；从退休前一

名工业设计工程师，到退休后将近 20 年

的余热发挥者，我先后在山东莱芜、泰安、

烟台，浙江衢州、温岭，江苏常州、江阴

华西村，陕西西安、宝鸡以及浙江余姚、

慈溪等地的各类企业中，开发新产品并申

报各种专利数十项。 

我有幸进入过三所百年名校接受教

育——余姚朗霞小学、上海同济大学附属

工农速中和北京清华大学。我 1949 年从

朗霞小学毕业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当时

幼小的我在脑海里就非常敬佩浙东游击

队、新四军里的“三五支队”，何克希、

谭启龙等老一辈的英勇事迹，他们带领广

大群众赶跑了日本鬼子，解放了劳苦大众。

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一

人生历练八十载
○倪桂樵（1963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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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5 岁就只身一人到上海当学徒工去

了。按照老规矩，三年才能出徒。学徒生

活是很辛苦的，什么杂活都要干。但在这

三年里，我的思想很活跃，上海解放初的

“镇反”、“肃反”、“私营工商业改造”、

“公私合营”等运动一个接一个，这对我

一个小学徒来说大受教育。学徒第二年，

我就在普陀区工会的帮助下，成立了“国

华文具厂工会小组”，还筹建了“劳资协

商会议”，定期协商工厂里工人的生产、

生活和工资待遇等重要事项。学徒第三年

初，我又在普陀区团委的帮助下，成立了

“国华文具厂团小组”，发展了五名团员。

这三年的学徒生活对我人生起步阶段的锻

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我学徒期刚满的第三年，上海普陀

区团委送我到“同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

学”学习。这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为我的生命之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在

同济速中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生

活中，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增加

了与外界社会的接触与交流。速中同学都

是从全市工厂、农村里抽调出来的，都是

上进心、求知欲极强的青年，这是一个和

谐、进取、奋发向上的群体，让人终身受益。 

完成了四年的速中学习后，速中同学

不能再“保送进大学”了，之前是有此规

定的，大家一致决定参加全国统考。当时

的高考规定，每人可填报三个志愿。由于

我在朗霞小学学习时，就很喜欢玩飞机模

型，向往航空，所以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

是北京航空学院，第二志愿是南京航空学

院，第三志愿才填了清华大学。结果被第

三志愿录取了，我感到有点遗憾。 

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后，我被分配到只

有三个小班级的“动力机械系”，就这样

我开始了“发动机专业”的紧张学习，全

班只有 32 个同学，大家来自全国各地，

只有三位女同学，也只有四位像我一样的

“调干生”同学，学习压力很大。每当我

想到这是党和国家为培养“工人阶级自己

的知识分子”而派我来学习的时候，就会

产生一股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所

以六年的漫长学习生活就这样坚持了下

来。我们班的毕业设计是在长春一汽完成

的，当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刚起步。 

1963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我班 32 位

同学大多分配到全国各省区，为国营大企

业充实力量，“一汽”分去了七人小分队。 

我被分配到山东“潍坊柴油机厂”设计处。

进厂头一年，我就投入到自己的柴油机的

改造设计工作中，对引进捷克的船用机型

进行改造，使之适用于我国刚起步的近海

围网捕鱼用的 400 马力以下渔轮。

大学时期党小组同学合影。左 2 为倪桂
樵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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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生活

我最早进清华园是在高三时，学校组

织我们来清华参观一个反浪费展览，当时

会场设在哪个系馆里已经不记得了。展览

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展品：一件是一

只被虫蛀了的鸭嘴兽标本，由于鸭嘴兽已

经灭绝，据说这种标本世界上已经不多了；

另一件是一架已损坏的从国外进口的高精

度天平。然而，展览给我的“教育”却不

仅是对如此珍贵的物品被损坏的痛心，反

而让我感到清华大学的确是个蕴藏丰富的

宝库。我下决心：一定要考上清华！

1953 年，我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由于当时北京中学教育的需要，被留在中

学支教两年。1955 年秋天，我终于踏进

了清华园，进入了水利系动 02 班。

进校后的第一次全系活动是在旧大饭

厅举行的迎新大会。会上，首先向我们一一

介绍了系里的教授，那时候大家对教授是很

亦喜亦叹话当年
○汪广仁（1960 水利）

我在山东潍柴工作的将近二十年，在

70 年代初，我有幸参加“Ｔ 704 工程”

军工项目的设计研制工作。当时我国防军

工委下达了一项研制大吨位、大马力坦克

（70 吨以上、800 － 1200 马力）的军工

任务，由山东潍柴承担了大马力柴油机的

研制生产任务，坦克主体由山西制造。

当即我们设计处就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

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拿出了全套

TV8/160 型、V 型 8 气 缸、800 匹 马 力、

自重 800 公斤的高性能高转速坦克发动

机，送到了山西的坦克厂。这是我国首批

主战坦克的开发研制，打破了苏联对我国

的军工垄断。在以后正常生产的数年中，

均由“装甲兵司令部”驻厂“军代表”监

督生产全过程。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在“潍柴”

还参与了海军鱼雷快艇发动机的研制工

作，也属于高转速、大马力柴油机的开发

研制，为祖国的海防建设做了一点贡献。

能亲自参与这些军工项目，大大提高了我

的国防意识，同时我也为祖国的日益强盛

而深感骄傲。 

80 年代，我调回了故乡浙江。其间，

我相继参加过各种压缩机的开发研制，包

括空气压缩机、化工压缩机、制冷压缩机

等等，也参与过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回

转活塞式”压缩机创新机构。这些工作都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创新经济时代

的到来而开展的。我退休至今的将近 20

年里，也是在为社会发挥余热，先后为山

东、江苏、陕西、浙江等地的多家企业服

务过，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申报

过数十个知识产权专利项目，开发过多种

新产品。参与这些工作，对我来说，不为

名、不为利，只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追求生活的快乐而已。 


